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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 （��¡B

®）是身体因为水量不足而
进行自我调整的结果。

当饮水量不能满足身体
的需求时，一部分细胞会脱
水，让水分进入血液循环系
统。某些部位的毛细血管床
被迫关闭，以便调整储量和

流速。当身体缺水或出现旱
灾时，细胞内66%的水分被
吸纳到血液循环系统中。细
胞外26%的水分被吸纳到血
液循环系统中，8%的水分是
从血液中吸纳的。只有关闭
血管内腔，才能减少血液中

水分的流失，别无选择。不活
跃部位的毛细血管会首先关
闭。如果所有毛细血管都打
开，身体就无法保持平衡。水
量不足，要么从体外补充，要
么从体内其他部位攫取！

血流量是由全身毛细血

管床的活跃程度决定的。肌
肉越发达，毛细血管就越开
放，它占有的血液储备就越
多。道理就在这里：对高血压
患者来说，体育锻炼是生理
调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只
是高血压生理特征的一个方

面。毛细血管床必须保持开
放，才不会阻碍血液的循环。
如果毛细血管床处于闭合状
态，就会阻碍血液的循环。

毛细血管床有选择地关

闭，就是因为身体缺水。此外
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喝的水最
终都得进入细胞———水在内部
调节细胞的容量，盐在外部调
节细胞的容量———细胞外是一
片汪洋大海。人体中有一种微
妙的平衡机制，它以细胞含水

量的变动为代价来保证血液的
构成。身体缺水时，一部分细胞
不得不放弃常规需求，另一部
分细胞会根据预定的配比得到

水分，维持其功能（dë�ª.

�Aª���ª���ç�=

��）。但是，血液必须维持其
成分的稳定。惟有如此，各种元
素才能到达重要的中心区域。

正是在这一点上，“溶质
模式”出了错，解决不了全
部问题。“该模式把身体功
能的评价体系建立在血液的

固体物质上，没有认识到某
些部位缺水可以致病。所有
血液检测都很正常，但是，心
脏和大脑的毛细血管却可能

是关闭的，这些器官的一部
分细胞逐渐脱水，随着时间

的迁延越来越严重，直至坏
损。大家读了“胆固醇”一章
后，就会明白这个道理。

当我们丧失了渴感（�

Ç*��<�����），饮
水量少于日常需求，一部分血
管床会自行关闭，以便保证其

他血管充盈。问题是，这种现
象能持续多久？答案是：很长，
直到身染重病，濒临死亡。

治疗原发性高血压，我
们首先应当采用增加日常饮
水量的方法。目前的治疗方
法是错误的，可谓不折不扣

的科学谬误。身体要保持水
量，我们却对大自然的造化
说：“不，你不懂———你必须
用利尿剂，把水排出来！”如
果我们的饮水量不足，身体
要想得到水，惟一的办法就
是保留体内的盐（钠），这就

把 RA系统牵扯进来。只有
留住盐，水才能够呆在细胞
外的空间里。在这一空间里，
水通过莲状喷头的生产机
制，被逼入拥有“优先权”的
一部分细胞中。因此，保住体
内的盐分是保留水分的最后

一招，目的是让“莲状喷头”
的过滤装置发挥作用。

人体对钠的存量非常敏
感。把这种敏感性视为高血压
的病因是不准确的，这一错误
的根源在于对人体的“调水
机制”不了解。患者服用利尿

剂，排出了钠，就会更缺水，达
到“口干”的程度后，就必须
补充水。利尿剂会增加体内缺
水管理机制的负担。它不能治
愈高血压，反而让身体更加坚
定地吸收盐和水。但是，不论

吸纳多少水和盐都解决不了
问题。过一段时期后，利尿剂
的药效就不够了，必须给病
人增加其他药物。

EFGH

20世纪 70年代末以来，

阿诺更换了他的经纪人、房
子、着装风格以及他周围的社
会环境———除了玛丽亚，他换
掉了一切。

阿诺一直想要一个传统
的、不爱出门的妻子，但他的
女朋友却是一个雄心勃勃、有

紧迫感的女人，她对自己事业
的关心并不亚于阿诺。他所得
到的是这样一个女友，她对这
个世界的权力、政治以及世界
上的事物如何运转有着老到
的洞察力。在这一点上，玛丽
亚远比阿诺有智慧。

随着时光的流逝，玛丽亚

的事业仍然蒸蒸日上，工作
日程安排得越来越满，占去
了她许多时间。她离开“午后
杂志”栏目，成了哥伦比亚广
播公司一个低收视率的早间
新闻节目的初级记者，直到
1985年春天，还偶尔飞回纽

约做那个杂乱无章的新闻节
目的共同主持人。甚至有传
闻说，如果备受嘲笑的主持人
离开那档节目的话，玛丽亚可
能会试着去做一个正式的主
持人。

好几年来，阿诺都在私下

里说，有一天他会娶玛丽亚，
但那一天一直遥遥无期。“玛
丽亚倾心于他，爱着他。”一
位与他关系密切的见证人说，
“她正在变老，而且她不能永
远都是那种身份。他常常外出

见别的女人。我想，他重视她。
他欣赏她的出身。他必须做出
决定。到底要她还是不要？”

玛丽亚说，阿诺向她求了
两次婚，她才答应他。1985年
暮春，洛里默正在洛杉矶拜访
阿诺。大概在午夜的时候，这
两个朋友正在极可意牌喷射
按摩浴缸里放松休息。洛里默

比 37岁的阿诺大 20岁，在
各种事情上，阿诺最相信他的

判断。
“阿诺，到现在你跟这个

女孩在一起已经8年了。”洛
里默说，“你们的关系已经经
受了时间的考验。她有事业，
你也有事业；你现在非常成
功，没有人可以指责你，说你

是为了这个女孩的钱而娶她
的。你不需要任何人的钱。你
不必再为余生工作。但是，你
必须经历人生的所有程序。那
意味着婚姻、稳定的家庭、孩
子和孙子。你必须采取行动，

让她嫁给你。”
“是的，是的，谢谢。”阿

诺说。他们继续谈论别的事
情，好像他不再考虑朋友的
建议了。然而，洛里默以唯一
能抓住阿诺的注意力的方式
来处理这个问题。他没有说
要对玛丽亚公平，这些年来
她一直在等他，也不谈看起

来是否像个体面公民，特别
是如果有一天他打算竞选公
职的话。他说的是阿诺应该
体验最完整的生活。阿诺一直
害怕的是，婚姻会束缚住他的
生活，终止他的未来，而现在，
洛里默告诉他的恰恰相反。如

果他想体验最深层次的生活，
那他必须结婚。

8月，阿诺和玛丽亚飞往
奥地利，到他出生的村庄探
亲。回到特尔，是他找到脚踏
实地的感觉的一种方式，这样
不仅可以感觉到自己已经走

了多远，也可以感觉到自己身
上还剩下多少过去的东西。他
租了小特尔湖岸边的一条船，
他们坐着小船一直划到湖心。
在那里，他向玛丽亚求婚，玛
丽亚答应了。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向玛

丽亚提供了与福里斯特·索
耶联合主持哥伦比亚广播公
司“早间新闻”这一令人垂
涎的职位。她的职业梦想是
做广播公司早间节目的联合
主持人，但她的个人梦想却
是嫁给阿诺。接受该公司的

这一职位就意味着她得搬到
纽约去。“我必须做一个令人
痛苦的决定。”她告诉《纽约
时报》说。

玛丽亚没有告诉 《纽约
时报》的是，远离阿诺让她觉
得有多么困难，因为她始终担

心，到时候会有别的女人接近
她的未婚夫。他们订婚并不能
让情况有什么改变。

GIJK

童志跟我约在地铁站。他

对北京不熟，我只能迁就这个
外地人。他挎着一个旅行袋走
出地铁口，一看就是小地方来
的。这几年童志变化不大，从
细竹竿变成了粗竹竿而已，唯

一没变的是两只眼睛依旧熠
熠有神。我拉他坐上大巴，直
接带他来到我家旁边的贵州
小饭馆。
可惜你的婚礼我参加不

了了，后天就得回去。哎，你不
打算回 G城再摆一次酒席
吗？

我懒得跟他解释，就说，

你管呢。服务员，点菜。随即独
断专行点了三个热炒和两个
凉菜，还要了两瓶啤酒和两瓶
小二。

童志有些吃惊，谁喝白酒
啊？ 我一直觉得奇怪，怎么
有人这么大胆，敢娶欧阳恬做

老婆。我看他一定是被你的假
象蒙蔽了，还没醒悟呢。

这话不偏不倚正巧打在
了我的痛处。我眼里一下溢满
泪水，急忙背过身去，以免被
他看见。童志从小就以跟我抬
杠为乐趣，越是这样的时候，

他越要招我，哎，怎么了，怎么
了？怎么突然下雨了？刚才不
是晴空万里吗？你看你，玩不
起偏要玩。嘿，其他客人都看
着你呢，欧阳恬，听见没。你再
这样，我给你老公打电话了
啊。

我抽噎着说，谁有老公，
你才有老公呢。婚礼已经取消
了。

丢了工作，经济立刻成为
大问题。老妈又打来电话，她
说因为工作原因，她和老爸大
概要推迟两天，打算改乘三十

号中午的飞机到北京，现在已
经订了机票。还说本来打算见
证我们领结婚证的日程只能

取消了，不过，她让我和方立
民放心，说他们一定会来参加

婚礼。我还是没觉得哪里不
对，甚至都希望他们出点什么
事情来不了才好。

这都怪自己太要面子，事
情已经到了现在的地步我还
迟迟不敢告诉家里是因为老
爸和老妈都特别喜欢方立民，

要是他们知道我们的婚事突
然告吹，肯定相对垂泪。我可
不希望他们为我着急，更不希
望自己丢这么大一个脸。

童志也来电话说他下午
就要走了，还特意告诉我，其

实吧，那人不坏，根本不像你
想象的那样心怀鬼胎。只是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你呀，
太骄傲也太自信了。

我大吃一惊，你去找过他
了？你干吗要去找他？我让你
去找他了吗，谁要你擅自做主
的，你捣什么乱呀？

方立民做梦也没想到我

会等在他们公司门口，他一下
愣了。正是下班时间，人们纷纷
往外走。显然他怕我在他们公

司门口再次失控闹事，贻笑大
方，他马上把我带到他们楼里
的星巴克，找了个角落坐下。

还是我开门见山，童志来找
过你了吧？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方立民看我一眼，像是奇
怪我的问题。后来发现我不是

在说笑，才说，他为你打抱不
平来了。

心里这叫一个窝囊，我赶
紧申辩，我可没让他去找你
啊，是他自己要去的。

方立民没有看我，口气却
慢慢变得平和，他拼命说你的

优点，说你从小对父母孝敬，
对老人尊重。说有一次有个乞
丐脚上出了血，你把他弄到家
里去给他包扎，结果他还把你
家的东西偷了。又说你从小功
课特别好，门门都考 100分，
有一次得了98分，回家就嚎

啕大哭，不肯原谅自己。
我听着气就不打一处来，

这都哪儿跟哪儿呀？又不好发
作，小声嘟囔，说这些干啥，简
直吃饱了撑的。想想不能半途
而废，只好耐着性子再问，那

你是怎么说的？
方立民叹了口气。好吧，

我都告诉你，希望你听了不要
生气。我说我对婚姻感到恐
惧，对将来更没有信心，我也
不知道今后我们之间到底还
会发生些什么。

我只觉得心里一阵发凉。

没错，这才是他的真心话。

LMNOP

我大意失荆州了。我以

为礼也送过了，吴大德也暗
示过了，这一次的增补提拔
人选肯定有我的份，于是没
有积极活动，也没有四处打
听，等我得知名单已经报到
组织部，而其中并没有我时，
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这一次的推荐做得极其
隐秘，我一直蒙在鼓里。我几
次在办公楼里遇到吴大德，
都谦恭地向他问好，并发出
带有询问意味的微笑，而他
也都心领神会地点头。我以
为事情是可以落实的了，谁

知最后竟是这样的结果！当
这几近于噩耗的消息传到我
耳朵里时，我仿佛掉进了冰
窟窿，全身都僵住了。

问题出在哪里呢？要么
是竞争对手的关系比我硬，
红包比我厚，要么就是吴大

德有意耍我，根本没把我放
在眼里。我很气愤，我没办法
不气愤。我没有事先请示就
敲了吴大德办公室的门。

吴大德十分不快，也不
叫我坐，绷着他的脸说：“徐

科长，有什么事？”我极力压
抑着自己的情绪说：“吴书
记，这一次怎么又没有我？”
吴大德忽然就和颜悦色了：
“哎呀，你是说这事呵，我正
要找你呢！我做了很多努力，
可是名额有限，僧多粥少啊！

不过不要紧，我还在位子上
嘛！”我急促地说：“怎么只少
我，就不少别人呢？”吴大德
说：“徐科长，你也是老机关
了，你晓得，提拔干部是一个
很复杂的问题，提谁不提谁，
组织上是要通盘考虑，统筹解

决的。”我说：“我没有年龄优
势，还有几个下一次？”吴大
德拍拍我的肩：“你的心情我
可以理解。我其实是很想帮你

解决的，可是事情有点复杂，
也不好和你明说。总之大家都

有难处，就只好互相体谅一点
了。放心吧，你的事我不会忘
的，我虽然不直接管你了，可
我是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
我会跟新来的秘书长交待的。
好吗？”

我能说不好吗？不能。我

哑口无言。
我情绪低落，觉得自己

太没用了，做人太失败了。
中午回到家，我不敢看

老婆王志红的脸，也不敢吐
露半点风声。我感到很对不

起老婆王志红，我收入不高，
又抽烟又喝酒，家里那点可

怜的存款都是她一点一点节
省出来的。我非常清楚，如果
下次还想提拔，我还得给新
来的秘书长送礼，也就是说，
给吴大德送的这八千元肯定
成了额外的损失了。我是从
来不插手做家务的，可在这

个时候，除了帮老婆王志红
择菜洗菜之外，我不知还有
什么办法可以掩饰我的气
恼，表达我的愧疚。

老婆是敏感的，老公的
一丁点变化都逃不过她的眼
睛。上了饭桌，她一边往我碗

中夹菜，一边关切地问：“是
不是出了什么事？是你提拔
的事泡汤了吧？”我说：“知
道了就别说了，烦人！”老婆
嘴巴张开好大，接着涨红了

脸，站起身将碗一推：“不
行，他吴大德不能只收钱不
办事！你还吃得下饭？还不赶
紧去找他？八千块钱不能就
这么打了水漂！”我说：“你
晓得我没找？找了又怎么
样？”老婆碗一推，就往门外
走：“不行，他不能这样！”

我一惊，赶紧抱住她好言

相劝。我不停地抚摸她瘦硬的
背，用破财消灾的古老谚语安

慰她，并向她保证想方设法弥
补损失。她的身子在我怀中颤
抖不已，想到那八千元钱，她
心疼得流泪不止。

但是我老婆王志红很快

就顾不上心疼钱了，因为我
的胆绞痛了起来。

我的老毛病胆石症发作
了。我庆幸它发作得及时，它
让我摆脱了窘境，在急需老
婆安慰的时候享受到了她的
体贴和温存。老婆王志红眼
泪婆娑地将我送进了医院急

诊室。第二天早晨，疼痛终于
离开了我的身体，老婆王志
红也不再埋怨我了。


